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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向往，从来没有一个群体让我如此牵挂，从来没有一个

行业让我如此动情，这就是律师----刘桂明如是说 众所周知

，现在我们的律师业都在想着做大、做强、做精、做活、做

高，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觉得目前特别需

要注意我国律师业发展的六大矛盾，我认为不管是执业律师

还是律师管理干部，都需要特别关注这六种现象或者六大矛

盾。 第一，“合”与“分”的矛盾 所谓“合”，就是在做大

、是规模化。“分”是什么呢？“分”是“合”的对立面。

但未必就不是为了做大，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做大，

还有可能是为了精品化。 大家都知道，从1998年开始，我国

律师界就有一种探索做大的倾向。1998年，由北京、上海、

深圳三家律师事务所组成的国浩律师集团在北京成立。1999

年，上海的锦联、天河、长城三家律师事务所联合组成了锦

天城律师事务所。后来，各地都有一些规模化的律师事务所

成立。如北京的金诚与同达合并成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竞

天与公诚合并成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还有如天津的四方君

汇律师事务所、湖北的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深圳的星辰律

师事务所、湖南的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等等，都是想通过合

并实现规模化。这是一种做大的模式。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

模式是慢慢的自然做大。目前做得最大的是金杜律师事务所

，金杜律师事务所去年的业务收入是7.75亿，是目前我们国家

律师业务收入排名最高的律师事务所。它是1993年成立以后



通过自身的努力慢慢做大。山东的琴岛律师事务所、众成仁

和律师事务所、德衡律师事务所，都属于这种做大的模式。 

现在，各地都有一些这样通过合并或通过自身努力做大的大

所。去年我到贵阳讲课的时候，我说贵州怎么还没发现合并

的大所。我讲完课以后，就有朋友告诉我，贵阳就有三家律

师事务所在前年合并成中创联律师事务所。在我看来，这种

合并的潮流、规模化的潮流、做大的潮流，将越来越明显。

说不定将来还有一次更大的合并。再过十年，说不定外国的

律师事务所就要购并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当然，他们想购并

的所肯定不是一般的所，肯定是那些规模化的律师事务所。

但是，这种购并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 还

有一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通过联盟的方式在做大。大家都知

道，前年有一个叫“八所联盟”，这个联盟是由北京、天津

、沈阳、包头、南京、深圳、重庆的八家律师事务所组成的

。后来又有若干家律师事务所加盟。据我所知，杨伟程会长

的琴岛所也已经加盟了。所以，现在已经改名为“八方律师

联盟”，这是一种通过联盟做大的模式。其实，在十年之前

就有一个“长江律师联网”。这个律师联网的方式是每一个

城市只选择一家律师事务所，在管理方面并没有完全连成一

体，只是业务上的联盟。但是这种业务上的联盟也值得我们

关注和注意。 最近，也就是9月12号又出现了一种联盟模式(

据《法制日报》报道)，它叫“中世律所联盟”。英国的路伟

国际律师事务所联合中国不同地区的九大律师事务所组成了

这个联盟，这种联盟的方式更多的是业务上的联盟或者是品

牌上的联盟。我相信，这种联盟的方式将越来越明显，越来

越重要，越来越值得研究。所以，大城市之间律师事务所的



合并或者跨城市、跨区域乃至跨国的律师事务所的合并，必

然是即将要出现的合并潮流。不管是自然的做大、联盟的做

大、合并的做大，都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当然还有一种合

并的方式，如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模式值得大家注意

。我记得，在2005年上海的朱树英律师曾经提出了一个理念

，就是处理总所和分所的关系？按照我们传统的理念理解，

分所每年肯定要给总所交一点儿钱。但是，他说不要分所一

分钱，让分所自己做大，也就是总所与分所共享业务的资源

、共享品牌的资源。现在大成就是采用这种模式。不要分所

一分钱，分所按照它统一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大成律师事

务所今年已经成立15周年了，现在已经有了8家分所，而且在

未来的两三年要发展到15家分所。这种关系就是双方共享品

牌、共享专业的关系。通过设立分所的方式不断地合并、不

断地做大、不断地走向规模化，这就是目前不管哪个大城市

、不管哪个省份都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一种合的潮流。 但

是在合的潮流的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大家要注意，那就是分。

有的是合并以后再分，如北京有两家大所合并两年之后就分

了。这种分家就值得研究，为什么会分家呢？当然，其中可

能有很多内情，作为外人我们可能无法了解，也不便评价。

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合又能分？这里面有很多值得关注和值

得分析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恋爱是浪漫的，婚姻是实惠的，

但离婚就是悲惨的。律师事务所分家就像离婚一样，同样，

有难过，也有悲伤。现在还有一种分家，更需要大家关注。

那就是一北一南、一前一后先后重起炉灶的两位律师的故事

。 “北”就是北京的赵小鲁律师，“南”就是南京的薛济民

律师。赵小鲁律师曾经担任过北京市律师协会的副会长，现



在是北京律师协会的总监事。1989年，他与几位同道者一手

创办了北京大地律师事务所。但是在今年3月份，他一个人从

北京大地律师事务所出来了。这里面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后来我了解到，是因为他们在与其他所的合并当中，合伙

人之间理念不一致，导致了创办人离开了原来创办的团队。

他离开北京大地律师事务所之后，就创办了北京赵晓鲁律师

事务所。现在全国像这样的以个人命名的律师事务所并不多

，目前也就是将近300家。 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南京的薛济民

律师身上，薛济民律师是江苏省律师协会的副会长、南京市

律师协会的会长。他做了20年律师，他原来创办了南京三维

律师事务所，后来又与几家律所合并成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

。但是在这个月，薛济民律师也是一个人离开了江苏圣典律

师事务所，创办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薛济民律师事务所。 这

种现象确实值得大家注意。其实，合伙人之间理念出现不一

致是正常的，关键的是这个不一致能否做到妥协？如果不能

妥协，那就不能妥善，不是你走就是我走。但是，作为创始

合伙人，作为主要合伙人，并在已经建立个人领袖品牌的时

候离开原来的团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 天下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在律师界，目前有合也有分，有分也有合。当

然，我也不是说，分肯定就是不好。合伙人有时候因为某一

个目标不能实现，某一个需求不能达到一致，可能就要分。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而在多元化的社会形态下

出现了二元化的矛盾结构。所以，我们既要关注正在走向合

并的大所，同时也要关注已经分家的小所。 第二，“大”与

“小”的矛盾 因为有了合与分的矛盾，我们就要关注第二大

矛盾??大与小的矛盾。 现在有些律师事务所越做越大，从几



十人发展到几百人，大所越来越多，但是不是所有的律师事

务所都要做成大所呢？我看也未必。在大城市，需要有一些

大所；在律师大省、律师强省需要一些大所。但是在中西部

地区或者小城市是否都需要大所呢？我看也未必。所以，如

何处理、如何关注、如何研究大所与小所的矛盾，同样是我

们律师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我刚才讲到的大所，如金杜律

师事务所加上分所已将近有1000人，大成律师事务所加上分

所也有600多人了。据我所知，山东的琴岛所、众成仁和所、

德衡所这三家大所同样也各有好几百人了。但是，每一个省

需要一些品牌大所，同样也需要一些品牌小所。前几天，我

去合肥参加第五届华东律师论坛，我很高兴地看到论文集里

面有五篇论文写到了“县域律师事务所的发展”的发展问题

。这就说明，我们在关注大所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小所，关注

一些区县尤其在一些贫困县的律师事务所。我相信在咱们山

东的在临沂地区，肯定也有这样的律师事务所。现在的《律

师法》规定了三种组织模式，一种是国资，一种是合伙，一

种是合作。个人所还没有出现。现在中国有206个县没有律师

，100多个县就只有1个律师。像这种情况，县里的律师怎么

发展？我们经常讲一个理论，一桶水里盛水的容积不是决定

于桶有多高，而是决定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我们律师业的发

展同样也要关注最贫困的县域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关注小所

的发展。 讲到大与小的矛盾，我还要讲另外一个大与小的矛

盾，那就是大律师和小律师的情况。当然，我们不承认有大

律师和小律师的说法，但却有资深律师和青年律师的情况。

我们必须承认，现在我们对青年律师缺少一种特别扶持的机

制。我很高兴地看到，本次山东律师论坛表彰了一部分优秀



的青年律师，这对正在谋食阶段的青年律师肯定有一个很好

的导向作用。青年律师会感到，我们还有奔头，现在还有人

在关心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二八定律”，说的是80%

的业务拥挤在20%的律师手里，这20%的律师就是大牌律师事

务所的所谓大律师也就是资深律师。还有80%的律师在抢剩

下20%的业务，这里面就有很多青年律师。青年律师没有人

教、没有人帮。前不久上海市律师协会作了一个调研，数据

表明青年律师前三年基本上是解决不了温饱问题。而这三年

刚好是一个律师发展最关键的阶段，我们如何帮助、如何扶

持青年律师应该就是这前三年。所以，我们在处理大所和小

所矛盾的时候，同样要关注所谓大律师和小律师的矛盾。 第

三，“贫”与“富”的矛盾 在关注了第二大矛盾之后，我还

要提醒大家关注第三大矛盾??贫与富的矛盾。 北京有一些律

师个人创收能达到一千万、两千万乃至三千万，当然这是非

常少见的情况。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律师解决不了温饱问

题。我不说其他地方，就说北京吧。北京现在就有很多青年

律师解决不了自己的温饱问题，他们说，我们明天的早餐在

哪里？这就是贫与富之间的矛盾， 当然，在关注这种贫与富

之间的矛盾的同时，我们更要着重关注东西部律师之间的差

异和矛盾。现在东部不少省份与西部律师协会结对子，这也

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比如山东律师与新疆律师结对子，浙

江律师和宁夏律师结对子，上海律师和青海律师结对子，这

样就有助于带动西部律师的发展，有助于带动西部贫困地区

的律师业进入良性循环。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贫与富之间

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努力都会存在的

，只不过我们应该如何去关注、如何去扶持那些贫困地区的



律师与那些还在力求解决温饱的青年律师。 第四，“专”与

“博”的矛盾 我们现在经常讲加快专业化、推进专业化，但

是在中小城市、在中西部地区却很难做到专业化。不说其他

地方，就说山东吧。山东有多少个像上海的朱树英、朱妙春

这样的专业品牌律师？朱树英为什么能把他们的分所推而广

之？就在于他有一个专业品牌。我们多少律师能把自己的专

业做到这么响当当的全国知名品牌？朱树英他们总所与分所

就抓了一个项目??地铁。大家知道中国的发展首先是城市的

发展，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基础设施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发展

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地铁的发展。现在很多城市都在考虑怎么

发展地铁，而地铁建筑业务跟法律服务密切相关。在大城市

，我们主张应该大张旗鼓地推行专业化。但是在中西部地区

和中小城市，能否做到专业化？如果做不到专业化，我们就

像做编辑一样做一个杂家。在某种意义上讲，杂家就是复合

型人才。如果不能专，那就争取做到博。要广种薄收，还要

博大精深。所以，万金油式律师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是需要、

还是必要，只不过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万金油疗效更好、品牌

更响，而且影响更大、作用更大。 我们今天所讲的专业化，

实际上市两个方面的专业化。一个是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化，

还有一个是律师个人的专业化。当然，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化

品牌在大城市应该大量出现。但是，律师个人的专业化品牌

不排除在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打响。比如做医疗纠纷的律

师就可以在某些落后地区出现。如果我们做不到律师事务所

的专业化，我们能否努力做到律师个人的专业化？在山东这

样的律师大省，我们完全可以倡导律师个人的专业化。有时

看起来很简单的业务，你只要把它做精做透就可以走向专业



化了。比如说离婚，按理说离婚诉讼或者离婚代理能有多大

的业务？但是有一些律师做得不错。除了我经常说到的北京

的王芳律师，我要跟大家说说河南濮阳的两位律师。他们两

个人非常有意思，一个去了北方、一个去了南方。一个现在

北京、一个现在上海专门做离婚案件。他们两个人到了北京

和上海之后，还是利用原来的特长专门做离婚业务。在这次

华东律师论坛上，我们见到了在上海的贾明军律师，他就是

专门做离婚业务的律师。他告诉我，他现在接收的业务每一

单报价一般不低于5万块钱，这就是专业化给他带来的价位。

根据你的专业特长、根据你的专业背景、根据你的执业环境

、根据你的发展目标，你可以选择到底是专业化还是万金油

。这都是我们值得做出的选择。 第五，“动”与“静”的矛

盾 所谓“动”就是流动。现在，律师流动非常快，有跨律所

的流动、有跨地区的流动，有跨行业的流动，还有跨国的流

动。跨行业的流动暂时不谈，比如律师去当法官、律师去当

检察官，律师去当政府官员。我们要谈律师跨地区和跨律所

的流动。北京现在有14000多名律师，其中有6000多名律师是

外地流动过来的律师。大家都知道，“水往低处流“，“孔

雀东南飞”。当律师觉得自己在本地区发展的天花板小了的

时候，他就会选择更广阔的天空。这个时候他就要流动到北

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这样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

也是很长时间存在的。西方国家也是这样，比如在美国，美

国号称有100万律师，但是大部分律师都在东海岸和西海岸，

中部的律师非常少。印第安纳州在美国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

区，在这个州就只有一个大所，而且这个大所在咱们青岛曾

经设过分所。律师的流动是正常的，只不过现在要考虑的是



如何规范它？有的律师一年换三个所，就可能不太正常。但

是，这不太正常的背后肯定有不太正常的原因，我们在律师

管理中就要搞清这些原因。现在有人叫律师流动为异动，异

动可能是个学术名词。在我们看来，不管是叫流动还是异动

，反正都是在动，都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而且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这个流动是现实存在的。 除了“动”

，还有一种“静”。为什么把它归纳为“静”？就是说有一

部分律师做得累了，不想做了，做到已经没有动力、没有目

标、没有热情、没有激情了，甚至有的人说要淡出律师业了

。这部分律师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赚了不少的钱，就觉

得该享受了。还有一种情况是部分律师对这个职业失去了希

望，尤其对执业环境完全丧失了信心。这就是律师发展当中

的静止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如何激发他们的热

情，如何激活他们的理想，就是我们所有律师管理工作者和

所有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都需要关心与考虑的问题。在“动”

与“静”的矛盾之中，我们除了关注动态之外，更值得注意

的是静态。当有的律师失去热情、失去目标、失去理想的时

候，我们就需要反思一下，他究竟为什么会这么做？究竟是

什么让我们的律师感到如此之累、感到如此之险、感到如此

之难？ 第六，“高”与“低”的矛盾 高与低的矛盾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业务的高与低。根据有关统计

，2006年全国有刑辩率只有30%，也就是还有70%的人没有能

够获得刑事辩护的帮助。我们看到，作为传统业务都还有这

么多空间，那么那些高端业务我们还有多大的空间？据说全

国能够完全用外语参与国际仲裁、参与谈判的律师也就只

有2000多个。所以，现在有的律师越做越高端，有的律师越



做越低端。 据统计，去年在全国律师事务所当中业务收费最

高的是金杜律师事务所。他们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业务收费

？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很多高端的业务，当然也有不少传统的

业务。他们的高端业务主要有兼并、融资、知识产权，尤其

是涉外知识产权业务给他们带来了绝大部分的业务收入。这

些高端业务也只有在大所中才有它的优势，在中小所当中可

能就做不到这一点，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如何稳固我们的

传统业务，如何提升我们的高端业务。 第二个高与低的矛盾

是关于律师政治地位的高与低问题。在这次《律师法》的修

改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反思，那就是律师到底怎么

定位？律师制度恢复重建时，一开始叫国家法律工作者，后

来又叫社会法律工作者，再后来又叫市场中介法律工作者。

我们律师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是什么样的定位？除了政治

定位、法律定位、市场定位，还应该怎么定位？有了准确的

定位，才有合适的地位。现在律师在政法架构中实际上是一

个弱势群体，就像法院、检察院在政治架构中是弱势群体一

样。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可能还需要做很长的努力，才能

提高我们的政治地位，现在的参政议政只是我们力求提高政

治地位的一种模式。 第三个高与低的矛盾是关于社会形象的

问题。陈瑞华教授前不久在第五届华东六省律师论坛上谈到

过，我们律师如何承担职业使命和社会责任。现在，我们有

不少律师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也为社会做了很多贡献，从而

有效地提升了我们律师的社会形象。但是，有些律师的社会

形象却不太好，甚至是非常不好。所以，我们除了关注律师

政治地位的高与低、关注律师业务能力的高与低，还要关注

律师社会形象的高与低现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